
常年期第廿五主日 

斐 1:20-25,27 

讀經一 依 55:6-9 讀經二 斐 1:20-25,27 福 音 瑪 20:1-16 

 

釋義   保祿宗徒在本段向他的斐理伯朋友們（一些學者這樣形容他與斐理伯人之間的深厚關係。參閱 4:15-16; 格後 11:8-9）解釋自己所處的兩難之境：「生活原是基督，死 亡 乃 是 利 益 。 」（ 21） 保 祿 正 面 對 可 能 的 死 亡 威 脅（1:20,22-23; 2:17; 3:10-11），死亡為他是能夠面對面享見天主的快樂；生活下去卻是為了信徒們，特別是斐理伯人信仰上的利益。在人性上，為了如上的理由，保祿會選擇死亡；但由於他對天主的忠貞，如果天主願意他繼續生存以發展傳教事業，他亦樂於有機會堅定斐理伯人，以及其他團體的信仰！    「你們處世為人必須符合基督的福音」（27）此節可概括地反映出保祿在獄中寫信給斐理伯團體的原因！厄帕洛狄托從斐理伯帶給保祿「芬芳的馨香」（4:18）── 斐理伯人對保祿的贊助，相信亦同時帶來了有關團體的訊息。    自公元前 168 年開始，斐理伯城即成為羅馬帝國的殖民地。居民一部分是馬其頓人，大部分是意大利人，猶 太 人 只 屬 少 數 ， 而 且 相 信 是 被 輕 視 的 一 群 （ 宗
16:20-22）。因此居民難免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他們自己也以「羅馬人」的稱號而自豪。（宗 16:21）保祿可能從厄帕洛狄托身上知曉斐人所面臨的信仰危機：    （一）猶太主義的影響：一些猶太基督徒除了信仰基督外，也教授信友固守梅瑟有關飲食的、特別是割損的法律（斐 3:2,6-8; 迦 2:3-8）。    （二）錯誤的末世觀：希臘化的諾斯士主義培植了一種所謂「神化人的主義」，相信基督徒藉基督的復活已獲得現世的光榮勝利，故此再不需要謙虛、溫順。可能因此而疏忽了愛德，引起爭論和抱怨，導致團體不和。    （三）完成主義的影響：此類思想也認為復活的基督已戰勝了世界，天國已臨在，基督徒已脫免世界的困苦。這些人很可能質疑保祿身為宗徒為何竟繫獄坐牢。    保祿恐怕這些人的行為和教導影響了斐理伯團體對基督的信仰，並疏忽了基督所教導的倫理生活，因此他勸勉眾人「處世為人必須符合基督的福音」（27）。因為



天國雖然開始了，仍未在此世完成，基督徒仍須努力！因此保祿一開始便對斐理伯的兄弟們說：「我或生或死，總要基督在我身上受頌揚。」（20）在保祿心目中，只有天主的光榮是最重要的，所謂天主的光榮，就是福音廣傳，所以，任何困苦若有助於福音的傳播，他都樂於接受。他坦言面臨死亡的威脅（1:20,22-23; 2:17; 3:10-11），死亡一方面令他憂慮，因為這將終止他的傳教事業，但另一方面卻是他的喜樂，因為他將可得到「解脫，而與基督在一起，這是再好沒有了。」（23）雖然如此，他也期望能 因 信 徒 們 的祈禱和聖神 的輔助 而 獲 釋 （ 參 閱
1:19），因為斐理伯團體正面臨信仰上的挑戰，他切願能幫助他們「在信德上有進展、有喜樂」（25）。  

 

生活實踐 作為一個宗徒，保祿對基督的愛是無可置疑的。他憂慮基督的肢體--------- 教會---------受到假教師們的錯誤教導影響，而忘記基督的教訓。保祿明白，斐理伯人雖然接受了基督信仰，他們還不能真正體會天主的思想不是人的思想；天主的價值觀，與世俗的價值觀，完全相反。所以他現身說法，以自己為例，說明兩者的不同。從人的立場來說，長壽和事業成功，成為耶穌的得力弟子，可以滿足個人的成功感。但從信仰的角度來說，與天主永遠在一起，才是個人最大的幸福。但他知道他們在信仰上仍然需要他，所以如果延遲回歸天主，為他們的信德是有利的話，他情願選延遲自己幸福的事。他要向斐理伯人表明，他的留下，不是為世俗認為對他有利的事，世俗的利益對他來說，正是不利。同樣，他們如果選擇了從俗追求世人認為有益的事，正是對他們不利之事。 

 今日的福音：葡萄園的僱工的比喻，是從天主的慷慨與人慷慨的標準不同，來說明天主的想法與人的想法正好相反的道理。先來的工人，只能從世上的僱用層面，比較先來與遲來的工人的工資，先來的工人和遲來的工人，工作性質相同，時間不同，工資卻相同，兩批工人的確得到不同的待遇。這是把天主與人置於同一層面比較兩者的想法，忘記了人與天主根本不是處同一層面上，無論是想法或行為，甚至存在模式，兩者都不能相比。耶穌的比喻，暗示了這是人很容易踏入的思想陷阱。 



今天我們的社會也有很多浮面的價值觀，引誘我們去崇拜金錢所引起的物質、名利和權力的慾望。這些慾望驅使我們只顧自己利益，無暇顧及他人的利益，不再願意關心他人，更遑論記起天主的心思念慮，和像基督般為人犧牲的宏願！保祿的勸告再次提醒我們回憶起今天耶穌在福音內教導我們的慷慨和彼此關懷、團結共融的精神，鼓勵我們努力去實踐。 

 


